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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我心愛的人―彤和瑾  

 

 

 

 

 

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 

      - 卡爾· 馬克思 

有所作為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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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緣起  

 

 

勞改作為中共專制統治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遠在其建黨未久，在其江西“中華蘇維

埃共和國”的“革命根據地”已存在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后，參照了當時蘇聯

的勞改制度，在斯大林派來的“古拉格”專家指導下， 溶合了毛澤東的“改造与生產結

合”的思想，發展出這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監獄制度。勞改是一套政治工具，一方面要消滅

犯人的獨立人格和意志，剝奪其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并美其名為“改造”。另一方面要利

用這項龐大的無償勞動力，為共產政權創造財富。 

早在五十年代，中國的勞改犯就被調動去築路架橋，修河造壩，挖煤墾荒。這些無聲

無息的奴工為共產政府獻出了健康，青春和生命，沒有人記得他們。中國共產黨對人民生

命價值的輕賤和蔑視，直接造成了對中國人文精神及文化的摧殘。隨著毛澤東時代的結束，

原始瘋狂的暴力行為和愚民式的政治運動逐漸式微。而鄧小平為爆發戶和拜金主義者開闢

了一條康莊大道。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了社會發展的金科玉律。二十

年的開放政策使中國社會從粗暴進入俗媚，從暴戾走向糜爛。一個經過土改、反右、大躍

進、文革、批林批孔、四人幫、反精神污染這些顛倒黑白是非，絕滅人性，輕視知識和道

德長達四五十年的社會，如果不經過反省，懺悔，痛定思痛和懲惡撫善的過程，怎么可能

就直接跨入現代化的社會呢？無可諱言，改革政策以來，中國在經濟，文化和教育等方面

有了一定的變化，但是毛澤東架構的極權政治制度，包括勞改制度並沒有根本的改變。 

中國大陸的社會必須經過徹底的反思，對災難的根源進行檢討和思辯，重新認識知識

和道德的重要性，中華文化中特有的人文主義精神才有復蘇的可能，也只有這樣才能防止

荒謬無知的悲劇重新上演。然而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幾十年的毀滅性破壞，得有幾代人

的努力，才能初具成效。這樣的淨化過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體制內，自由和人權得到保障

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逐漸開 展。 

作為社會最底層的勞改犯，是制度中最大的犧牲者。以往共產黨將人任意劃成不同的

階級。以階級分貴賤，以階級區分天堂和地獄。成千上萬的人因為階級出身、思想意識、

政治觀點、宗教信仰甚至因為微不足道的個人原因，被共產黨政府送去勞改。勞改營裡，

在“強迫勞動”、“改造思想”、要求人人挖掘靈魂、脫胎換骨的嚴酷環境下，人被剝奪

了意志、尊嚴、情感和良心，即使肉身在備受折磨後，幸能存活，心靈上和精神上所受到

的蹂躪和殘害也萬難癒合。人們在尋求歷史的真實面目時，那個時期裡，人為因素所造成

的歷史災難，特別值得我們警惕。歷史巨輪所輾過的苦難者的經歷，是一面忠實的鏡子，

倖存者的故事永遠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和整理勞改營倖存者的生活經歷和資料就成為

我們拂拭染上塵埃的歷史鏡子的必不可少的一個塵拂。 

勞改基金會自一九九二年成立以來， 一直鍥而不捨地尋訪及收集勞改倖存者的事跡和

證據，迄今已達五百餘份。在當前全球商業化的過程中，世界更傾向于資金財富的集中，

文化事業的推動備為困難。雖然在重商業，輕文化的趨勢下，不少倖存者非常艱苦地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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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地把他們的親身經歷寫了下來，卻苦於無處出版。 還有一些人不具備寫作的能力，也

有些人喪失了記憶的能力。那些來自勞改的呼聲和吶喊，那些血淚記錄的文字實在應該有

一個機會被容納及保存。這是我們對子孫後代的負責，也是對公正及自由的承諾。勞改基

金會願意，向散佈在全球，特別是如今尚在中國大陸的勞改倖存者繼續徵集資料，整理、

編輯並出版這些文集。我們稱之為《黑色文庫》 。 

勞改營是中國畸形社會的縮影，它的倖存者就如但丁《神曲》里那些經過地獄煉火煎

熬過的光怪陸离的眾生。烙在這些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賤民身上的，是專制政權掌控下

國家机器的鐵的印記。勞改不僅對這些受難者摧筋斷骨，殘其軀体，還對他們洗腦換心。

他們有些進去時是沒有受過完整教育的青少年，出來時已是白髮人；即使受過教育的人，

一旦被投入這個大煉獄，也跟知識和資訊長期絕緣。因此幸存的生還者中大智大勇者有之，

圓滑机靈生命力特強者有之，至于心智消磨殆盡，看破紅塵，苟延殘喘者更占很大部分。《黑

色文庫》就是要保存這些人的聲音，哪怕是文字粗糙，文体拙樸的記錄，我們都愿存其原

始面貌。也有人身在囹圄，言不由衷，我們也都不加文飾，原文照登。相信讀者自能判斷。

遇到當事人自己不能親自執筆的情況，我們則盡量以接近原始敘述的語調和情感予以記

錄，以求傳真。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經歷了“失語”的時代，鄧小平和他的繼承人又想把

中國人變成一個“失憶”的民族。讓我們來記錄歷史，為專制政權譜寫輓歌，為民族喪失

的記憶招魂。 

        《黑色文庫》編輯委員會 

      二零零一年十月于華盛頓 

 

序   言 

        吳弘達 

 

這是一篇很難寫的序文。 

首先，作者如今還在坐牢。按刑期十四年算，才過了四年，還有十年。誰知這十年中，

徐文立本人，中國以及世界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作者在一九八一年被中共當局判刑十五年。到了一九九三年，中共將他作為政治外交

的一張牌，他獲得了提前釋放。可是，他不願意被放逐到國外，僅與妻女相守度日，也不

甘心做一個俯首貼耳的順民。於是，一九九八年又回籠了。 

本書中收集的文稿截止到一九九八年。我相信作者不會就此噤聲停筆。他會持續自己

的“事業”，包括寫作，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對這樣一個人的歷史地位及社會價值既不

可簡單地從他已存在的文稿及社會活動中去判斷，亦不可以今天就輕易作出結論。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作者開始坐牢時，寫了“我的申辯”這部分。因為他自信不是“貨

真價實的反革命份子”，他堅信中共會給他“公正地解決問題”。由于徐文立從少年時代

就崇敬及追求馬克思主義，可能也認為中共與他信仰一致，所以他的不幸遭遇是一種歷史

性的誤會。他大概認為這個悲劇既不是必然的，亦是可以避免的。在這儿作者激昂地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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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使人蒼蒼茫茫。作為旁觀者，我們知道這凄厲的喊聲，撞擊在專制極權的萬里長城上，

是引發不出反響的。 

作者在字裏行間，特別是在詩歌部分流露著對人生的愛惜， 對妻女的眷戀，對真理鍥

而不捨的追求。這些都曾是他信步勞改庭院中的精神支柱。合起書卷，閉目沉思：孤燈下，

一位憔悴的婦女十數年來，如何度過那孤寂的日日夜夜；在異鄉異域，消瘦單薄的女兒怎

樣咽下了淚珠兒，為老父奔走呼喊。為什麼這個自稱具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社會竟如此

無情？ 

在書中的第三部分讀到徐文立在九十年代期間，享有自由的那幾年，孜孜不倦地跟朋

友和同志們一道，思量研討中國社會的各种問題，并深入城鄉各地進行實地考察，試圖了

解中國社會不同層面所積壓和新生的危机。幾經沉浮，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迷思已經轉化成

對人權和民主法制的追求。這就成為他二度入獄，被判重刑的罪名。為什麼偌大的中國容

不下一這麼一介書生？ 

西方有句話“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今天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已遠离“革命”了，“吞

噬孩子”的行為可以休矣。否則它終將被自己的孩子吞噬。 

 

 


